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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影讯

历经磨难获新生
此生无悔入“千金”

李勇谕

在千金集团举行的乒乓球大赛上，来自
集团母公司采购部的蔡晓，凭借其娴熟的球
技，一举拿下男子组冠军。从工会主席吕芳
元手中接过奖杯后，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可谁曾想到，多年前一场生死未卜的突
变，差点将他带入永远的黑暗。

那是八年前，在接到一份常规体检报告
后，医师带着凝重的语气告知他肝脏右叶部
位异常生长出 4mm 大小的小肿块。“当时的
感受，就像在一个很热闹的场所，突然间所
有声音戛然而止，静得吓人，脑子一片空白，
内心几近崩溃，绝望恐惧袭来，第一次感受
到死神的逼近。”

尽管医疗技术突飞猛进，治疗方法不断
完善，但直至今日大多数癌症仍被定性为绝
症，特别是在重要脏器部位，蔡晓的心理压
力之大，可想而知。对于家庭而言，主心骨濒
临倒下，顶梁柱即将坍塌，恐慌之极，孤立无
助的氛围弥漫全家。

怀着对组织的信任，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蔡晓的夫人拨通了董事长江端预的电
话。

获知详情后，电话那头传来斩钉截铁的
声音：“只要还有 1%的希望，就要赶紧动手
术，公司会全力帮助的。”随即，蔡晓从销区
撤回，在公司关照与同事帮助下，手术顺利
完成。

手术虽然顺利完成，但外界谈癌色变的
偏见与歧视才是蔡晓内心最大的障碍。在那
段深感灰暗的日子里，蔡晓大门不出，二门
不迈，每天窝在家里，精神一蹶不振。家人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关键时刻，组织上、公司
里、同事们再一次伸出了温暖的手。在岗位
安排上，公司把握了有事做、不繁重的度，让
蔡晓在轻松的工作状态下淡化病痛的困扰。

在日常生活中，公司上下都不忘在适当
的时候给予蔡晓关心与问候，特别是江端
预，与蔡晓居住地不是很远，时常在路上遇
见，每每见到就拉上蔡晓一同散步，畅谈人
生。

术后边工作边休养那几年，蔡晓不时接
到同事的关心电话，和同事散步聊天从未间
断，乒乓球友摇旗约球风雨无阻……

蔡晓感慨满怀，在公司，平常里感受到
的是满满的温情与关怀，工作中体会到的是
竞争同和谐。“让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的身
体复检。等待的过程很煎熬，度日如年、如坐
针毡、焦躁不已、惶恐不安。”

五年的观察期，蔡晓形容自己是坐了一
趟过山车，心情的大起大落，等待中患得患
失，那种濒临崩溃又尚存希望的感觉终身难
忘。“是公司领导和同事给予了我无穷的力
量和战胜病魔的信心，是他们让我在绝望之
时、灰心之际，深刻感受到了人间尚有真情
在，危难当前鉴真心。”

手术七年后的复查结果出来，医师看到
面色红润的蔡晓，直呼“见证了奇迹”，并坦
言这种病症的治愈率不足 10%，而蔡晓就是
那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之一。蔡晓满怀感激地
表示，“千金无悔，无悔人生。在我人生中最
困难的时候，有公司的关注，领导的关心，同
事的帮助，我已重获新生，千金值得我用一
辈子去奉献和回报。”

攸县网岭镇东北隅的人行岭下、攸河河畔，
有一个古老的自然村落，系文氏族人祖居之地。
文氏先祖文严伯，生于顺治十一年(1665)，九十而
终，终生多有善举。《攸县县志·同治版义行卷》
载：素行慷慨，建祠、置田、修路、义渡、免贫佃租。
为纪念文严伯的种种善举，时人将这个村落命名
为严伯场，今为严伯场村民组。

据文氏族谱记载，及村中耆老文益体讲述：
雍正九年（1712），文严伯建造文氏公堂。六栋五
间，前后二栋，中设天井。大堂上方立神龛。神龛
两旁，左鼓右钟。大年初一、七月中元节，文氏嗣
孙均聚会于此。

公堂前一口大塘，水面约两亩余，至今仍存
留。堂后一株千年古枫，高八丈许，树围四人合抱
不及，远在十里外清晰可见，为涟滩地域地标性
景观。枝繁叶茂，数百只喜鹊、乌鸦、老鹰、麻雀等
各种鸟类在上栖息，终日叽叽喳喳地鼓聒。状如
巨伞，罩地亩余。文氏嗣孙常于树下避雨纳凉、闲
坐、品茶，或抚琴吹笛，或放声高歌，或谈古论今。

树蔸下几株木瓜藤攀附着树干，蓬蓬勃勃生
长。硕果累累，一片藤叶一只果。果儿做成的凉
水，如现今的果冻，透明、晶亮、可口，酷暑佳饮。
每年年关，攸城的几个商人送来十担谷的订金，
订购木瓜。待来年端午节前，即撑着大船，前来收
摘。

一次，攀援藤条，上树摘果，忽见树杈上一条
蜈蚣，奇大，手掌宽，两尺来长。摘瓜人吓得魂不
附体，险些从树上跌下。此后，即将木瓜砍藤、挖
蔸、绝苗。

霜秋十月，红叶似火，远远望去，就像一柄擎
天的火炬。跟着飘飞的红叶，落下满地枫球。人们
纷纷挑着箩筐去捡枫球生火做饭。枫球学名枫
实，燃烧时的烟云喷发奇香，沁人肺腑，可驱臭、
避邪、消毒。有不洁之病、或孕妇当产时，人们都
大老远地去严伯场，找来枫球在室内燃烧造烟。

文氏公堂状如巨帆，堂后古枫恰似竹篙，被
人们视为风水吉象，护佑文氏族人事业兴旺，子
孙发达；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披荊斩棘，破浪前
行。

严伯场百十几户居民，除几户别姓外，都是
文氏嗣孙。数百年间，繁衍生息，子又生孙，孙又
生子，现已拓展为新屋、老屋、坪上、文家等几个
居民组，共有八百余人。

1958年某夜，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千年古枫
毁于雷电，成了涟滩人心中一大憾事。

严伯场人爱国爱家，追求真理，有着光荣的
革命传统。193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党员
陈尚明，隐蔽在严伯公堂近旁的文修如家，以严
伯场为据点，发展地下党员五名。昼伏夜行，从事
革命活动，常去宏翘陂等集镇贴标语。人们一早
起来，见满街都是标语，大惊、大喜、大骇，摇头吐
舌，奔走相告：昨夜，东乡又下来了共产党。

严伯场人乐善好施，亦嫉恶如仇。1933年，当
地无恶不作的地痞文石仔，成天东游西荡，靠猎

取族人和地下党交往的信息、甚至无事生非，以
告发族人相挟，勒索钱财。族人群起而攻之，将其
杀于小江的古拱桥旁。案发后，严伯场和周边的
新屋、老屋等几个自然村落的成年男丁，全数被
抓入乡公所，严刑审讯。

1944年夏，日军进攻湖南。严伯场数十人参
加抗日游击队，抗日救亡。回乡学生文山鸣、文牛
乃等，自发组织“抗日学生服务队”，择咽喉路口，
站岗放哨，盘查通敌、资敌嫌疑人；发现日军出
动，即掩护百姓往大山深处躲避，并及时向抗日
游击队递送情报。后扩大至全县，被县政府收编，
更名为“攸县抗日学生服务队”。

1949年春，革命胜利前夕，严伯场人配合中
共地下党人，积极发动群众，反蒋反霸，抗租抗
税，筹粮筹钱，迎接大军南下。该年，严伯场近旁
的刘梅山，被推举为攸河十几里河段间的水保
长，管理沿途多个村的船工和木帆船。其子锡林、
祥林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队溃败至攸
县，找刘梅山征用船只。他明知船只早已被儿子
等几个地下党人藏匿于深山，只好煞有介事地带
着几个溃兵在几个村子里绕来绕去，寻找船只。
游转了几天，没找到船，一士官恼羞成怒，大耳光
搧去。刘梅山顿掉三颗血牙。

村西的攸河河旁，因河道多次改道，沙石堆
积成一块百余亩的荒滩。荆棘丛生，巨石林立，惯
为毒蛇、黄鼠狼栖息之所，也是一些死于非命的
人专用墓地。夜间，河风乍起，呜呜咽咽，似冤魂
在哭泣；茅草在风中簌簌作响，又疑巨蛇出没。一
片阴森恐怖，人们常常绕道而行。

新中国成立后，严伯场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坚持不懈地开发和改造沙洲。平整沙石，从两
里多路远的人行岭上挑来黄泥填于其上，因势就
型，千艰万难地圈成一坵坵大小不等的田块。但
一到汛期，河水泛滥，被冲得一片狼藉，填上的泥
巴几乎荡然无存，只好暂当旱土使用，种亚麻、芝
麻、花生、打籽西瓜。亚麻、芝麻苗高，较能抗洪水
浸泡。花生、打籽西瓜成熟早，生长期短，能避开
夏末秋初季节性的汛期。

收摘打籽西瓜，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打籽西
瓜个小、籽多、微甜，价值在瓜子，要从瓤中取籽。
那时粮食匮乏，饥肠辘辘。人们一窝蜂涌去瓜地，
啃瓜吐籽。两只空箩筐，一只盛瓜籽，一只盛啃下
的瓜皮。一个个把空癟的肚子胀得瓜圆，但不顶
事，一泡尿后复归原状。

年复一年，男女老幼早出晚归，夏顶烈日，冬
冒严寒，不停地在沙石洲上造田、加高加固河堤。
盛夏，被晒得脱皮。寒冬，手脚被冻裂，裂着娃娃
嘴样的皲口子。经数十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
奋斗，终于将荒凉、阴森的河滩全部改为稻田。

改革开放后，这里进入快速发展期，河滩上
的百余亩农田被重新改造，全部棋盘化、方格化，
田埂、水渠均以水泥硬化。昔日的荒滩，现已成为
适应大型机械操作的农田，国家优质稻示范基
地。

十七岁的
洗发少女瓷像

捉刀人

买这个洗发少女瓷像，是在我十七
岁那年的夏天。当时于众多的瓷质工艺
品中选她，是因为她的色彩与众不同。
我那个时候特别追求新颖，看见店里瓷
品的颜色大多是棕、黑、白，唯有她是墨
绿色，而在墨绿色之上，黑色像喷沙一
样，渲染在她的头、眼、胸、手臂和发丝
间，接着，黑色往下铺展，喷得愈加密
集，到底座时几乎全被黑色覆盖。墨绿
与黑的融合，既蕴藉又富有层次，十分
耐读。

我将她领回家时，自己也正是花季
少女。她陪我出嫁，见证我为人妻、为人
母，伴我从一个少女走进人生的秋天，
而她依然是少女的模样，如同初见。她
高低有致地侧蹲着，仿佛是蹲在清亮的
溪水边，洗一头秀美的长发。她的长发
如水一般倾泻下来，至腿部开始收窄弯
曲，收成发梢及地的意象；这样，长发从
上而下，流畅且生动地贯穿全身，将主
题烘托出来，也会触及到人内心柔软的
深处。我常将一串珍珠白或银色的项链
斜搭在她身上，立即，她的墨绿色会将
项链衬得很鲜亮，底座黑釉的光泽，还
会像镜子一样，照出倚在此的一弯项链
的影相。

婚后搬过多次家，她就那么自然而
然地，随我一次次搬迁，不管我经意还
是不经意，她都颇有定力地立在我的梳
妆台上。朝朝暮暮地日月长守中，她已
经超出了装饰的范畴，更像是一位意义
非常的闺蜜，分享我的烦恼与快乐。我
们从来不会彼此厌倦，虽不说话也不会
尴尬，我们似乎都读懂了对方。

纳兰性德的《木兰词·拟古决绝词
柬友》中前两句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
事秋风悲画扇”，而我与我的洗发少女
瓷像，始终是人生如初见的情形，清纯
而又恬静。我们不识秋风悲画扇为何
物，但有时我想，我与她今生朝夕相处
了这么多日子，不出意外的话，她会一
直陪我到老。我们培养出的深厚情谊，
会不会在来生演绎与君相悦的良缘呢？
若会的话，我们相逢，也应在十七岁，那
个夏始春余，叶嫩花初的季节。

因饿过，故珍惜
马新声

我有一种习惯，每次吃饭，碗里要
做到一粒不剩。这种习惯，其实并不是
因为受到优良传统的教育，而是源于成
长的记忆。

对于我们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
初，特别是农村的孩子来说，勉强吃饱
已不容易，要吃好更是奢望。我们平日
最欢愉的工作，便是在田间地头、山上
塘边，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我们会在
村民收获过的菜地里用树枝或手指继
续深挖细刨，找出一颗颗沾满泥土的红
薯，甚至顾不上清洗，用衣角擦一下便
塞进嘴里；我们会在路边找到一种叫做

“牛绊根”的草，嚼在嘴里甜甜的；会在
茶树上找到带蜜的茶花与茶泡；会忍着
毒辣的太阳和毛虫灰的瘙痒，上树采摘
桑葚，甚至那种酸溜溜的广橘、皮厚肉
少的青梨、青涩的毛桃，都是我们迫不
及待争抢一空的美味。而在家里，每当
父母做了美食好菜或是买了零食或水
果，总是给我们兄弟三人分成三份，优
先最小的我来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每次我都要在三等份之间费尽思
量，最终做出艰难的选择后，便立即狼
吞虎咽，生怕吃不赢兄长们，惹得他们
来跟我抢。那时，家里基本不会有剩饭
剩菜要倒掉的。

日久天长，我便养成了一种习惯：
除非生病了没胃口，其余时间便是端起
饭碗狼吞虎咽。这种习惯一直伴随我长
大，走过青年，到了中年。每一次在外面
聚餐，看到席间剩下的一大堆的美味佳
肴，有的甚至还没有动筷子便被服务员
清理掉了，我总是于心不忍，甚至把参
加此类饭局当成了一种煎熬。

成家生子，我对食物有了更深的感
受。妻子比我小几岁，在城里长大，小时
候生活明显好多了，平日吃东西也比我
讲究得多。吃起东西来慢慢吞吞，而且
吃什么好东西都是适可而止。儿子出生
后，我更是奇怪：打小开始，他吃饭的问
题就成了让全家头疼的事，几位老人，
以及妻子，每次都要端着碗追得团团转
地给他喂食。威逼利诱之余，甚至还用
尽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偏方，可是儿子的
胃口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地不争气。
常常是大人想方设法烹饪出美味佳肴，
或是买回大包小包的零食果品，我舍不
得吃，儿子却不屑一顾，妻子也浅尝辄
止，到后来就弃之一旁直至变了味变了
质。看着妻子满不在乎地将其倾倒到垃
圾箱，我心痛不已。所以，很快我就形成
了又一种习惯：家里吃不完的食物果
品，最后都由我及时负责“消灭”干净，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胃就像是一个垃圾
箱，他们视如敝屣的东西全都一股脑地
倒了进去。而平日出门倒垃圾时，看着
邻居而且大多是年轻人提着大包小包
腐坏的各色水果扔进垃圾箱，眼睛都不
眨一下，我更是不解。

对食物态度的鲜明对比，让我不由
感叹：也许只有亲身体验过食物的匮乏
甚至让饥饿记忆深深印刻在骨子里的
人，才会真正珍视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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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蔡
晓
（
图
左
）
获
得
乒
乓
球
比
赛
男
子

组
冠
军
时
与
工
会
主
席
吕
芳
元
的
合
影

旧事

严伯场
刘正平

老照片

严伯场，昔日荒滩变良田

文氏公堂

1933 年 ，族 人 将 无
恶不作的文石仔杀于此

严伯场一角

17岁的洗发少女


